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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荣格《红书》（Liber Novus）作为分析心理学的 " 心灵史诗 "，是荣格在 1913 年至 1929 年间直面自身精

神危机的产物，书中以神话叙事、手绘插图与潜意识对话的形式，完整记录了其直面潜意识深渊、整合

阴影人格、迈向个体化进程的自我救赎历程。其中积极想象、集体无意识、阴影整合、自性实现等核心

理论，打破了传统创伤研究的理性主义框架，为解读心理创伤的本质与疗愈路径提供了独特的深度心理

学范式。克里斯托弗·诺兰的《盗梦空间》以多层梦境为创新叙事载体，构建了柯布的内疚创伤、费舍

的代际创伤、阿里阿德涅的共情创伤等经典原型，其对创伤与潜意识关系的呈现、疗愈逻辑的想象，与《红

书》中荣格对精神危机的探索、自我整合的实践形成跨时空互文。本文以《红书》核心理论为解读框架，

深入解码影片中创伤叙事的荣格原型内核，系统剖析梦境空间与潜意识领域的同构性，进而推导基于荣

格分析心理学的创伤疗愈实践路径，为创伤心理学、文艺叙事学与荣格分析心理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理

论支撑与实践启示。

AbstractAbstract

Jung’s “The Red Book” (Liber Novus), as an “epic of the psyche” in analytical psychology, is the product of 
Jung’s confrontation with his own spiritual crises between 1913 and 1929. The book meticulously records his 
journey towards self-redemption by facing the abyss of the subconscious, integrating the shadow persona, and 
progressing towards individuation. Key theories such as positive imagination,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shadow 
integration, and self-actualization break away from the rationalist framework of traditional trauma research and 
provide a unique depth psychology paradigm for understanding the essence of psychological trauma and its 
healing pathways. Christopher Nolan’s “Inception” employs multiple layers of dreams as an innovative narrative 
vehicle, creating classic archetypes such as Cobb’s guilt trauma, Fischer’s intergenerational trauma, and Ariadne’s 
empathetic trauma. The portraya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uma and the subconscious, as well as the 
imagined logic of healing, parallels Jung’s exploration of spiritual crises and self-integration in “The Red Book.” 
This paper uses the core theories of “The Red Book” as a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the Jungian archetypes 
present in the film’s narrative of trauma. It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homology between the dream realm and 
the subconscious, and then deduces a path for trauma healing based on Jungian analytical psychology. This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insights for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trauma psychology, literary 
narrative, and Jungian analytical psychology.

关键词关键词：荣格；《红书》；《盗梦空间》；心理创伤；积极想象；个体化进程

Keywords: Jung; The Red Book; Inception; Psychological trauma; Positive imagination; Process of individ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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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红书》创伤观与《盗梦空间》叙事的理论契合性一、引言：《红书》创伤观与《盗梦空间》叙事的理论契合性

1913 年，荣格因与弗洛伊德在 " 力比多本质 " 与 " 潜意识结构 " 等核心问题上的分歧而决裂，此后陷
入长达数年的严重精神危机——他频繁经历混乱的梦境、恐怖的幻象，甚至产生了自我身份解离的感受。
为摆脱危机，荣格放弃了理性主义的认知框架，开创并系统实践 " 积极想象 " 疗法：任由潜意识中的意象
自由涌现，通过书写记录这些意象的对话过程，同时以绘画、曼陀罗创作等艺术形式具象化潜意识内容，
最终在 1929 年完成《红书》这一兼具学术性与艺术性的 " 心灵日志 "。在《红书》的《黑书》补编与主
体文本中，荣格明确提出创伤的核心本质：创伤并非单纯由外部负面事件引发，而是意识自我与潜意识
内容的断裂与冲突，是 " 时代精神 " 对个体灵魂真实需求的压抑所导致的内在失衡。荣格强调，创伤的疗
愈绝非对痛苦记忆的遗忘或压制，核心在于主动沉入潜意识深渊，与内在的创伤意象、阴影人格展开真
诚对话，最终实现阴影整合与个体化进程的推进。这一创伤观与《盗梦空间》的叙事逻辑形成深刻的跨
领域契合——诺兰以 " 多层梦境 " 的嵌套结构模拟荣格理论中潜意识的层级性，以 " 植入意念 " 的核心情
节隐喻潜意识的重构与整合，以 " 图腾辨真 " 的设定象征意识自我与现实的连接纽带，其对创伤的呈现、
潜意识的可视化以及疗愈路径的想象，恰是《红书》创伤理论的视觉化演绎与文艺化转译。

梳理现有研究成果可见，学界对《盗梦空间》的解读多集中于创伤心理学的传统视角，如基于弗洛
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解读梦境象征，或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临床症状出发分析角色行为；而对《红
书》的研究则多聚焦于文本校勘、理论溯源，或孤立阐释其在荣格分析心理学体系中的奠基意义，鲜有
研究将《红书》的核心理论与文艺作品的创伤叙事进行深度融合。事实上，《红书》中荣格对创伤的本质、
潜意识的作用、自我整合的路径等问题的探索，为文艺作品创伤叙事的解读提供了更具深度的理论工具；
而《盗梦空间》作为大众文艺作品，其对创伤与潜意识的可视化呈现，也为《红书》理论的现实阐释提
供了鲜活的案例载体。基于此，本文立足荣格《红书》的核心理论体系，将影片的梦境空间视为潜意识
的镜像载体，深入解码柯布、费舍等角色创伤原型的荣格内核，挖掘创伤形成与疗愈的象征逻辑，填补
文艺叙事研究与荣格创伤理论研究之间的跨学科空白，推动创伤研究的跨领域拓展。

二、《红书》的核心创伤理论：潜意识对话与个体化救赎二、《红书》的核心创伤理论：潜意识对话与个体化救赎

《红书》并非单纯的理论专著，而是荣格以自身为样本开展的创伤疗愈实践记录，其核心贡献在于
构建了 " 创伤爆发—直面潜意识—意象对话—阴影整合—个体化超越 " 的完整自我救赎框架。这一框架蕴
含着荣格创伤理论的核心内核，为解读创伤的形成机制与疗愈路径提供了三大核心维度，且各维度相互
关联、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了荣格创伤理论的完整体系：

（一）积极想象：创伤疗愈的核心方法

荣格在《红书》中首次系统提出并实践 " 积极想象 " 疗法，将其视为创伤疗愈的核心方法与进入潜
意识的关键路径。在精神危机期间，荣格发现传统的理性分析无法触及潜意识中的创伤根源，于是转而
采取 " 被动接纳 " 与 " 主动对话 " 相结合的方式：他主动放弃理性思维的压制，任由潜意识中的意象自由
涌现——如智者腓利门、阿尼玛原型的化身沙乐美、象征原始欲望与生命力的蛇等，随后以书写的形式
记录自己与这些意象的对话过程，同时通过绘画将意象具象化，完成与潜意识的深度沟通。荣格在《红书·审
视》篇中强调，积极想象并非被动沉沦于潜意识的混乱之中，而是 " 有意识地与潜意识近身肉搏 "，是意
识自我与潜意识内容的平等对话。这一过程的核心价值在于让被意识压抑的创伤记忆与负面情绪获得合
法的表达渠道——荣格认为，创伤的痛苦并非源于创伤事件本身，而是源于理性意识对创伤情绪的强行
压制，这种压制会导致创伤能量在潜意识中积聚，最终以精神危机、心理疾病等形式反噬个体。

荣格自身的积极想象实践即是最典型的案例：在与弗洛伊德决裂后的焦虑高峰期，他曾在幻象中见
到一位白发老者腓利门，老者身着主教服饰，手持权杖，与荣格展开关于 " 心灵自主性 " 的对话。荣格在
《红书》中详细记录了这一过程：腓利门告诉他 " 心灵并非由自我创造，而是自我栖居于心灵之中 "，这
句话让荣格打破了 " 自我主导心灵 " 的理性认知，开始接纳潜意识的自主性。通过持续与腓利门对话，荣
格逐渐化解了 " 背叛导师 " 的内疚阴影，厘清了自己与弗洛伊德理论的分歧边界。此外，荣格还通过绘画
具象化这一意象，在《红书》插图中，腓利门被描绘为身处云端、与飞鸟共生的形象，象征着超越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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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灵智慧。这一案例印证了积极想象的核心逻辑：通过与潜意识意象的对话与具象化，实现创伤情绪
的宣泄与认知重构。

积极想象通过打破意识与潜意识的壁垒，让创伤情绪得以宣泄，让创伤意象得以清晰呈现，为后续
的阴影整合与个体化进程奠定基础。在《红书》的创作过程中，荣格正是通过与腓利门的对话厘清了自
己与弗洛伊德理论的分歧，通过与沙乐美的互动整合了自身的阿尼玛原型，最终走出了精神危机，这也
印证了积极想象在创伤疗愈中的核心作用。

（二）阴影整合：创伤的本质与超越路径

《红书》中，荣格通过与潜意识意象的对话，深刻领悟到 " 阴影 " 的本质，并将其视为创伤形成的
核心根源。荣格所指的 " 阴影 "，是人格中被意识自我所排斥、压抑的部分，包括恐惧、自私、愤怒、内
疚等负面特质，以及不符合社会规范、个体期待的欲望与冲动。在《红书·转化》篇中，荣格直面自身
的 " 阴影 "——一个黑暗、冷酷的自我形象，通过与这一形象的对话，他最终认识到：阴影并非需要彻底
消除的邪恶，而是完整人格的必要组成部分，是个体生命力的重要来源。创伤的本质正是阴影的异化投
射与失控：当个体遭遇负面事件时，会将事件引发的负面情绪与自我否定归为 " 不可接受 " 的阴影部分，
进而对其进行强力压抑；而被压抑的阴影不会消失，反而会在潜意识中积聚能量，最终以创伤的形式反
噬个体——或表现为强迫性重复创伤情境，试图通过重新经历来修正过去的错误；或表现为对外界的攻
击与防御，将内在的阴影投射到他人身上。荣格以自身经历为例，指出他与弗洛伊德决裂后的精神危机，
本质上是对 " 背叛导师 " 这一内疚阴影的压抑所导致的。而创伤疗愈的关键，并非逃避或消除阴影，而是
承认阴影的存在，通过积极想象与阴影展开对话，理解阴影的诉求，最终实现阴影与意识自我的整合——
让阴影成为人格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非失控的创伤根源。

（三）个体化进程：创伤疗愈的终极目标

荣格在《红书》中将 " 个体化进程 " 定义为 " 成长为心理上完整、独特个体的过程 "，并将其视为创
伤疗愈的终极目标。荣格认为，个体的人格发展并非单一的理性成长过程，而是意识自我与潜意识内容
不断整合、对立特质不断调和的过程——核心是整合意识与潜意识，接纳理性与感性、光明与黑暗、善
与恶等对立面向，最终实现 " 自性 "（Self）的显现。" 自性 " 是荣格分析心理学中的核心概念，指代人格
的核心与整体，是人格的整合力量，其本质是人格的完整性与统一性。创伤作为个体化进程的重要阻碍，
源于个体对某一部分自我（即阴影）的否定与压抑，导致人格陷入分裂状态——意识自我与潜意识阴影
相互对立，无法形成统一的人格整体。而创伤疗愈的终极目标，并非消除创伤记忆，而是将创伤转化为
推动个体化进程的契机：通过积极想象与阴影对话，通过整合阴影完善人格，最终实现自性的显现。在《红
书》中，荣格绘制了大量的曼陀罗图案，这些图案以圆形为基本形态，象征着完整、统一与和谐，正是
自性完整的核心象征。荣格在创作曼陀罗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内心的平静与统一，这也标志着他完成了
创伤疗愈，实现了个体化进程的重要突破。

三、《盗梦空间》中创伤原型的荣格式解码三、《盗梦空间》中创伤原型的荣格式解码

《盗梦空间》以多层梦境为载体，构建了柯布的内疚创伤、费舍的代际创伤、阿里阿德涅的共情创
伤三个典型的创伤原型。这些创伤原型并非诺兰的凭空创造，而是人类共通创伤体验的文艺化呈现，且
均可在《红书》的理论框架中找到精准的对应关系，其本质是荣格式创伤主题的视觉化演绎与大众传播。

（一）柯布的内疚创伤：阴影异化与积极想象的缺失

柯布的核心创伤源于其与妻子梅尔的情感纠葛：为帮助沉迷梦境的梅尔回归现实，他曾与梅尔一同
进入混沌域（Limbo），并通过 " 植入意念 " 让梅尔质疑梦境的真实性；但这一行为也导致梅尔回归现实
后仍无法信任现实世界，最终选择自杀，并留下遗书将自己的死亡归咎于柯布。由此，柯布陷入了深深
的内疚之中，这种内疚感成为他无法摆脱的心理枷锁，其潜意识不断投射出梅尔的幻影——这一幻影时
而温柔、时而充满破坏性，成为他进入潜意识（梦境）执行任务的最大障碍。从荣格《红书》的理论视
角来看，柯布潜意识中的梅尔幻影，正是 " 阴影 " 的异化形态：柯布将 " 亲手导致妻子死亡 " 的内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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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保护妻子 " 的无力感以及 " 对妻子的思念与愧疚交织 " 的复杂情绪，归为无法接纳的自我部分，进而
对其进行压抑；但这些被压抑的情绪并未消失，而是转化为梅尔的幻影这一阴影意象，在潜意识中不断
干扰他的意识自我。更为关键的是，柯布始终采取逃避的态度面对这一阴影意象——他害怕面对梅尔的
幻影，害怕承认自己的内疚，这恰恰违背了荣格积极想象的核心原则：柯布未能通过与梅尔的幻影（阴
影意象）展开真诚对话，未能让自己的内疚情绪获得合理宣泄，导致阴影不断异化、失控，最终成为创
伤的具象化表现。

柯布所陷入的梦境空间，尤其是混沌域，与《红书》中荣格所经历的 " 精神荒野 " 形成精准的同构关系。
在《红书》中，荣格将自己精神危机期间的内心状态描述为 " 一片荒芜的沙漠 "——没有明确的方向，没
有清晰的边界，充满了混乱与虚无，这正是创伤个体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荣格在 " 精神荒野 " 中经历了
痛苦的挣扎，但他始终坚持通过积极想象与潜意识意象对话，最终在智者腓利门的引导下走出了荒野；
而柯布的混沌域，正是其内心 " 精神荒野 " 的视觉化呈现——这里没有时间的流逝，没有空间的边界，是
一个被内疚阴影彻底吞噬的潜意识领域。柯布初期对混沌域的逃避，对梅尔幻影的恐惧，使其始终无法
走出这片 " 精神荒野 "；直到影片后期，柯布终于鼓起勇气进入混沌域，直面梅尔的幻影，与她展开真诚
的告别——这一过程恰恰契合了荣格积极想象的疗愈逻辑，也为他最终的创伤疗愈奠定了基础。

（二）费舍的代际创伤：集体无意识与 " 对死者的治疗 "

费舍的创伤源于其与父亲之间长期的疏离与对立关系。费舍的父亲是商业巨头，一生强势、冷漠，
对费舍始终保持着严厉的批判态度，从未给予过他肯定与关爱。父亲临终前的一句 " 失望 "，成为压垮费
舍的最后一根稻草，让他陷入了自我认同的危机——他始终认为自己无法达到父亲的期待，甚至怀疑自
己存在的价值，这种自我否定的情绪成为他的核心创伤。从《红书》的理论视角来看，费舍的创伤属于
典型的代际创伤，其核心根源在于荣格所提出的 " 集体无意识 " 与 " 对死者的治疗 " 理论。荣格认为，集
体无意识是人类祖先经验的积淀，包含着各类原型意象，而代际创伤的本质，正是集体无意识中 " 祖先
意象 " 的未完成情结——上一代的创伤体验与情感模式，会通过基因、家庭文化等渠道传递给下一代，
形成代际传承的创伤链条。在费舍的案例中，其父亲的权威形象、严厉态度，本质上是家族代际传递的 "
祖先意象 " 的具象化，这一意象所承载的否定、批判情绪，长期压抑着费舍的自我认同；而父亲的去世，
使得费舍无法与父亲进行现实中的情感沟通，这一未完成的情感联结成为创伤的核心症结。荣格在《红书》
中强调，对于这类与逝者相关的创伤，疗愈的关键在于 " 对死者的治疗 "——通过积极想象与逝去亲人的
内在意象展开对话，完成未完成的情感联结，重构情感关系的意义。

费舍的父亲虽已逝去，但其一贯的权威形象仍作为 " 集体无意识中的祖先意象 "，在费舍的潜意识中
持续压抑着他的自我认同。柯布团队的核心任务——" 植入意念 "，从荣格理论的视角来看，本质上是引
导费舍开展荣格式的积极想象：柯布团队通过构建多层梦境，为费舍创造了与父亲 " 内在意象 " 对话的场
景，将 " 父亲希望他做自己，而非继承商业帝国 " 的全新意义，植入到费舍对父亲的记忆中。这一过程并
非改变费舍的记忆，而是为他的记忆提供了全新的解读框架——让费舍认识到，父亲的 " 失望 " 并非对他
个人价值的否定，而是对他被迫继承商业帝国、无法实现自我的惋惜。通过这一 " 积极想象 " 式的对话，
费舍得以接纳自己 " 被否定 " 的阴影部分，打破了对父亲的恐惧与认同困局，完成了未完成的情感联结，
最终打破了代际创伤的传递循环。这一疗愈路径，与《红书》中荣格通过与幻象中的死者对话实现精神
救赎的路径完全一致——荣格在《红书》中曾与逝去的亲人、历史人物的意象对话，通过这种对话完成
了情感的整合，走出了创伤困局。

（三）阿里阿德涅的共情创伤：边界建立与阴影共情

作为影片中的 " 筑梦师 "，阿里阿德涅的核心任务是为柯布团队构建安全、可控的梦境空间，以保障
" 植入意念 " 任务的顺利推进。在这一过程中，她不可避免地深入到柯布的创伤梦境中，亲眼目睹了柯布
与梅尔幻影的痛苦纠葛，甚至在梦境中被梅尔的幻影攻击，陷入生命危险。这一经历不仅让阿里阿德涅
感受到了强烈的恐惧与不安，也让她的自我认知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对应现实中的 " 共情创伤 "——即个
体长期接触他人的创伤故事、创伤情绪后，自身出现的心理耗竭、情绪困扰等症状。阿里阿德涅的这一
经历，恰好契合了《红书》中荣格对 " 阴影共情 " 的警示。荣格在《红书》中强调，与潜意识对话、共情
他人的创伤时，必须建立清晰的心理边界，明确区分自我与他人的潜意识内容；否则，个体很容易被他
人的阴影意象所吞噬，陷入他人的创伤情绪中，丧失自我主体性。荣格以自身为例，指出在与潜意识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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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对话的过程中，他始终保持着意识自我的主导权，避免被意象的情绪所控制，这是开展积极想象、实
现创伤疗愈的重要前提。

阿里阿德涅的 " 筑梦 " 行为具有双重象征意义，这一意义与《红书》的创伤疗愈逻辑高度契合：一方面，
阿里阿德涅在构建梦境时，会为每个梦境层级设定清晰的边界（如梦境的场景范围）与明确的出口（如
通过 " 坠落 " 回归上一层梦境），这一行为象征着荣格式的 " 自我保护 "——在共情他人创伤时，明确区
分自我与他人的潜意识边界，避免被他人的创伤情绪同化。阿里阿德涅在发现柯布的创伤会威胁到任务
安全后，并未选择逃避或卷入，而是保持着清醒的认知，既帮助柯布应对创伤，又不被柯布的内疚情绪
所影响，这正是荣格所强调的 " 边界意识 " 的核心体现。另一方面，阿里阿德涅主动引导柯布直面自己的
创伤——她多次追问柯布与梅尔的过往，鼓励柯布正视梅尔的幻影，本质上是作为 " 积极想象的引导者 "，
帮助柯布完成与阴影意象的对话。这一角色定位，恰如《红书》中荣格的助手托妮·沃尔夫——托妮·沃
尔夫在荣格开展积极想象、整合阴影的过程中，始终作为理性的支撑者与引导者，帮助荣格保持意识自
我的清晰，避免陷入潜意识的混乱；而阿里阿德涅则通过构建梦境、引导对话，帮助柯布打破对创伤的
逃避，推动他与阴影意象的整合，为柯布的创伤疗愈提供了关键的外部支撑。

四、从《红书》到现实：创伤疗愈的实践路径四、从《红书》到现实：创伤疗愈的实践路径

《盗梦空间》的结局部分，柯布最终选择进入混沌域，直面梅尔的幻影，与她展开真诚的告别，承
认自己的内疚，同时放下对她的执念；费舍则通过与父亲 " 内在意象 " 的对话，重构了对父子关系的认知，
实现了自我认同的重建。这两个角色的疗愈历程，与《红书》中荣格构建的 " 创伤—直面—整合—超越 "
疗愈框架高度一致，印证了荣格创伤理论的合理性与普适性。结合荣格《红书》的核心理论与影片的创
伤疗愈隐喻，可推导出现实中创伤疗愈的三大实践路径——这三大路径相互衔接、层层递进，构成了完
整的荣格式创伤疗愈体系。

（一）积极想象的系统化实践：从梦境对话到创造性表达

荣格在《红书》中通过书写、绘画等形式开展积极想象，最终实现了自我救赎，这一方法并非荣格
的个人独创，而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创伤疗愈工具，可直接应用于现实中的创伤疗愈实践。对于类似柯
布的复杂性创伤患者——即长期被内疚、自责等情绪困扰，存在强迫性重复、潜意识干扰等症状的个体，
可按照荣格积极想象的核心逻辑，开展系统化的疗愈实践：首先，引导患者进行 " 梦境记录 "——每天醒
来后，详细记录自己的梦境内容，包括梦境中的场景、人物、情绪等细节，让潜意识中的创伤意象得以显现；
其次，基于梦境记录开展 " 意象对话 "——引导患者以书写的形式，与梦境中的核心意象（如柯布的梅尔
幻影）展开对话，鼓励患者表达自己的真实情绪，让被压抑的创伤情绪获得宣泄；最后，通过艺术创作
具象化意象——引导患者以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将梦境中的创伤意象与对话过程具象化，这一过程
与荣格在《红书》中绘制插图的逻辑一致，能够帮助患者更好地整合意识与潜意识内容。

现实临床中存在大量积极想象疗愈的成功案例：某 28 岁女性患者因童年时期母亲意外离世，长期陷
入 " 未能及时陪伴母亲 " 的内疚创伤，表现为频繁做母亲责备自己的噩梦、回避与母亲相关的记忆。治疗
师采用积极想象疗法对其干预：第一步，引导患者连续两周记录噩梦内容，发现梦中核心意象为 " 手持
旧相册的母亲背影 "；第二步，鼓励患者以书信形式与 " 梦中母亲 " 对话，患者写下 " 妈妈，我一直很内
疚没能在你最后时刻陪着你，我害怕你怪我 "，随后模拟母亲的语气回应 " 妈妈从未怪你，我知道你当时
也很无助，你好好生活就是对我最好的纪念 "；第三步，引导患者以油画形式绘制 " 与母亲和解的场景 "，
画面中患者与母亲相拥，背景为母亲生前最喜欢的花园。经过 12 次干预，患者噩梦频率显著降低，能够
主动翻看母亲的旧相册，内疚情绪明显缓解。这一案例与柯布的创伤疗愈逻辑高度契合，均通过与创伤
核心意象的对话与具象化，实现了阴影整合与情绪和解。

《红书》本身就是 " 创造力即治疗 " 的典范——荣格在创作《红书》的过程中，不仅记录了与潜意
识的对话，还绘制了大量的象征意象插图，这些插图既是潜意识的具象化呈现，也是创伤情绪的宣泄载体，
本质上是将潜意识中的创伤能量转化为艺术创作的动力，实现了情绪的宣泄与人格的整合。在现实的创
伤疗愈实践中，艺术治疗（绘画、雕塑、写作、音乐创作等）正是积极想象的延伸与应用，尤其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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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用语言清晰表达创伤情绪的患者——如儿童创伤患者、经历过极端暴力事件的创伤患者，通过艺术
创作，他们可以绕过语言表达的障碍，直接与潜意识对话，实现创伤的疗愈。

（二）阴影整合的阶梯式推进：接纳与对话的双重维度

结合《红书》中荣格的自我疗愈实践与相关理论阐释，可将阴影整合的过程拆解为 " 承认阴影存在—
与阴影对话—整合阴影特质 " 三个阶梯式阶段，这一阶梯式路径符合创伤疗愈的客观规律，同样适用于
现实中的创伤疗愈实践。第一阶段，承认阴影存在——创伤患者首先需要在安全的疗愈关系中（如与心
理咨询师建立信任关系后），放下对负面情绪的排斥与压抑，承认内疚、愤怒、恐惧等情绪的存在，认
识到这些情绪并非 " 不可接受 " 的，而是自我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阶段的核心是打破意识自我对阴影的
排斥，为后续的整合奠定基础。第二阶段，与阴影对话——在承认阴影存在的基础上，引导患者通过积
极想象、角色扮演、空椅对话等方式，与创伤相关的 " 内在意象 "（如柯布的梅尔幻影、费舍的父亲意象）
展开对话。在对话过程中，鼓励患者倾听阴影的诉求——如内疚情绪背后是对他人的关爱与责任，愤怒
情绪背后是对自我边界的维护，通过对话理解阴影的积极意义。第三阶段，整合阴影特质——在理解阴
影诉求的基础上，引导患者将阴影特质转化为积极的生命力量，实现阴影与意识自我的整合。例如，柯
布将对梅尔的内疚转化为守护子女的动力，费舍将对父亲的恐惧转化为实现自我价值的决心，这都是阴
影整合的典型表现。在现实疗愈实践中，这一阶梯式路径需要循序渐进，不可急于求成——创伤患者需
要在专业治疗师的引导下，逐步深入潜意识，逐步完成阴影的整合，最终实现人格的完整。

（三）个体化进程的环境支撑：社会支持与边界建立

荣格在《红书》中强调，个体化进程并非孤立的自我探索过程，而是需要外部支持系统的支撑与引
导——荣格之所以能够顺利走出精神危机，离不开托妮·沃尔夫等助手的帮助，离不开与其他学者的交
流与碰撞。这一观点为现实中的创伤疗愈提供了重要启示：创伤的疗愈并非个体的 " 孤军奋战 "，而是需
要家庭、朋友、专业治疗师等构成的社会支持系统的共同支撑。具体而言，社会支持系统的作用体现在
三个层面：首先，家庭与朋友的包容与倾听是基础——一个温暖、包容的家庭环境，能够让创伤患者感
受到安全感，敢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情绪；朋友的真诚倾听与理解，能够让创伤患者感受到被接纳，减少
孤独感。其次，专业治疗师的引导是关键——专业治疗师能够基于荣格的理论与方法，为患者提供系统
化的疗愈方案，如引导患者开展积极想象、推进阴影整合，同时帮助患者建立清晰的心理边界，避免共
情创伤的发生。正如阿里阿德涅对柯布的引导，专业治疗师能够帮助患者在疗愈过程中保持清醒的自我
认知，避免陷入潜意识的混乱。最后，社区与社会的支持是补充——一个包容、无歧视的社区环境，能
够帮助创伤患者重新建立与社会的连接，减少创伤带来的疏离感；而社会层面的政策支持、文化引导，
能够为创伤疗愈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对于代际创伤而言，家庭系统治疗是重要的实践路径——通过引
导家庭成员共同开展积极想象、进行情感对话，能够帮助家庭成员认识到代际创伤的传递链条，打破创
伤的代际传承，实现整个家庭的心理健康。

五、跨学科启示：文艺叙事与创伤疗愈的共生关系五、跨学科启示：文艺叙事与创伤疗愈的共生关系

《红书》与《盗梦空间》的跨时空对话，不仅印证了荣格创伤理论的普适性，更揭示了文艺叙事与
创伤疗愈之间深刻的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体现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了丰富的
视角。从理论层面来看，《红书》为文艺作品的创伤叙事提供了深度心理学的理论支撑与解读工具——《盗
梦空间》中多层梦境的建构、创伤原型的塑造、疗愈逻辑的设计，均源于人类共通的集体无意识，其对
创伤与潜意识关系的呈现，契合了荣格个体化进程的内在逻辑。借助《红书》的理论框架，我们能够更
深入地解读文艺作品中创伤叙事的深层内涵，挖掘其背后的人类精神共性。从实践层面来看，文艺作品
为创伤疗愈提供了独特的媒介与载体——《盗梦空间》中柯布直面创伤、实现整合的历程，为现实中的
创伤患者提供了 " 直面阴影 " 的鲜活范例，能够帮助创伤患者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创伤体验，减少对创伤的
恐惧；而《红书》本身的图文叙事形式，也为艺术治疗提供了重要的范本——其将文字对话与视觉艺术
相结合的方式，能够为创伤疗愈实践提供更多的创新思路。此外，文艺作品还能够推动创伤认知的大众
化传播——《盗梦空间》作为一部大众熟知的科幻电影，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呈现了创伤与潜意识的关系，
能够让更多人了解创伤的本质，减少对创伤患者的歧视，为创伤疗愈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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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院对于学生群体美术教育与创伤疗愈的跨学科实践而言，《红书》的手
绘插图与荣格的积极想象理论提供了重要的融合思路。美术教育的核心目标之一是培养个体的创造性表
达能力，而荣格的积极想象理论则强调创造性表达在创伤疗愈中的核心作用，二者的融合具有天然的合
理性与可行性。具体而言，可将绘画、雕塑等创造性美术活动作为积极想象的载体，设计针对性的美术
疗愈课程：引导创伤患者通过绘画再现自己的梦境意象、创伤体验，通过雕塑具象化自己的阴影意象，
在创造性表达的过程中实现与潜意识的对话，完成情绪的宣泄与阴影的整合。例如，可针对青少年代际
创伤患者开展主题美术疗愈活动，引导他们通过绘画创作表现自己与父母的关系，在创作过程中梳理自
己的情绪，重构对亲子关系的认知。同时，文艺作品中的创伤叙事可作为美术教育的教学案例，帮助学
生理解集体无意识、原型、阴影等荣格理论的核心内涵——如通过分析《盗梦空间》中梅尔幻影的视觉
形象设计，帮助学生理解阴影意象的象征意义；通过解读《红书》中的曼陀罗插图，帮助学生理解自性
完整的象征逻辑，进而培养学生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深度认知与共情能力。

六、结论六、结论

荣格《红书》的核心理论体系，为解读《盗梦空间》的创伤叙事提供了全新的深度心理学视角，也
为创伤疗愈实践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指导。从二者的跨时空对话中可以看出：《盗梦空间》中的梦境空间
并非单纯的科幻设定，而是荣格理论中潜意识领域的视觉化镜像；柯布的内疚创伤、费舍的代际创伤等
原型，是阴影异化、集体无意识等荣格核心概念的文艺化呈现；而角色们的创伤疗愈历程，则印证了积
极想象、阴影整合与个体化进程在创伤疗愈中的核心作用。从《红书》到《盗梦空间》，我们能够清晰
地把握创伤疗愈的核心逻辑：创伤并非需要彻底消除的污点，而是个体人格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契机；创
伤的疗愈核心始终是 " 直面潜意识、接纳完整自我 "——通过与潜意识中的创伤意象对话，整合被压抑的
阴影特质，最终实现意识与潜意识的统一、人格的完整。

这一核心认知为现实中的创伤疗愈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创伤的疗愈是一个系统、漫长的过程，
需要以荣格积极想象为核心的创造性表达实践，需要阶梯式推进的阴影整合策略，更需要边界清晰、支
撑有力的社会支持系统。只有将个体的自我探索与外部的专业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才能帮助创伤患
者真正走出创伤困局，实现从 " 人格分裂 " 到 " 自性完整 " 的超越。同时，《红书》与《盗梦空间》所揭
示的文艺叙事与创伤疗愈的共生关系，也为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院跨学科研究与实践课程开辟了广阔的
空间——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探索荣格分析心理学与文艺创作、美术教育、临床心理治疗的深度融合路径，
挖掘文艺作品在创伤认知传播、创伤疗愈实践中的独特价值，推动创伤研究与疗愈实践的跨领域创新与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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